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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的
形成与复兴路径研究

———以Ｚ省Ｓ县陈村为例

张志敏

【提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的城乡结构出现不

均衡发展，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关系的断裂。尤其是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资源

匮乏、区位偏远的村庄，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出，耕地大量撂荒，人口与产业空心化现象严

重。本文以Ｚ省Ｓ县陈村为研究对象，分析村庄空心化现象产生的过程及原因，并提出了

建设 “中心城镇”、创新 “中心村＋新经济体”的农村组织形式的复兴路径，以期实现空心

村的复兴，推动城乡关系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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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增大，城乡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在城乡结构上

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城乡关系的断裂。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差、生存环境恶劣、经济资源匮乏以及区位

偏远的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耕地大面积撂荒，逐渐走向衰

落，造成大量 “空心村”的出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中国乡村人口从

７４４７１万人下降为６０５９９万人。①②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率的急剧上升，自然村落的数量也逐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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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从６２．９万个下降至５８．１万个。①② 以城市现代化建设为

中心，以粮食安全为底线而忽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城市化，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断裂。要重新
链接城乡关系纽带、实现城乡关系结构的最优化，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宏观科学导向，又需要城乡双
向同步发展的城乡关系创新。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传统乡村面临重建与复兴的重大机遇。面对
城镇化以及工商资本下乡所带来的冲击，探讨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由此看出，如何加强农村与城市的经济交流，使农村根据自身的特点，与邻近地区形
成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链接与互补，构筑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网，形成区域资源更加齐备的 “共
生圈”，实现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实命题。

一、空心村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积累了很多有关空心村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采用综合测度法对中国农村空心化程
度进行测度，并分析了空心化在全国的区域分布特征。陈坤秋等 （２０１８）指出，中国农村人口空心
化程度总体呈现中部高于东部、东部高于西部的分布格局。③ 王良健等 （２０１７）、郑殿元等 （２０１９）
研究指出，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加剧的空间格局，南北向农村人口
空心化程度差异大于东西向，行政村海拔高度、贫困发生率、地面坡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为影
响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因素。④⑤

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对不同类型的案例展开了研究，李玥 （２０１８）、夏昆昆等 （２０１８）分别
研究了保定市和和顺县空心村的现状、特征及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案和治理建
议。⑥⑦ 郑凡等 （２０１８）指出年龄、教育程度、拥有宅基地块数、农用地流转、从事行业、外出人口
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家庭收入、区域经济状况、产业状况、交通状况、村集整治状况等对农村空心
化现象都具有一定联系。⑧ 张卫华等 （２０１７）分析了交通因素对丘陵沟壑区空心村的形成所产生的影
响。⑨ 王凤等 （２０１８）研究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空心化格局的影响及其影响效应。瑏瑠 万秀丽
（２０１７）从精准扶贫的视角，分析了农村空心化对扶贫工作和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瑏瑡 郭晓冬等
（２０１３）、王旭熙等 （２０１８）、王扬等 （２０１９）构建了县域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土地整治潜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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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并揭示其分布规律。①②③ 一些学者以城镇近郊区农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城镇近郊区空
心村的主要特点。④ 构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评价体系⑤和综合整治效益评价体系，⑥ 对空心村的综合
整治进行评价，分析了影响空心村整治农户意愿的主要因素。⑦ 此外，刘建生等 （２０１８）从空心村治
理绩效的测量视角、测量维度、统计学解释和理论意蕴４个方面，构建了空心村治理评价的理论框
架和评价空心村治理的指标体系。⑧ 在空心村治理方面，张明斗等 （２０１７）从治理的目标、主轴、保
障和依托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基本框架。⑨ 郑有贵 （２０１７）指出要增强农村经济社会
的内生发展能力，应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瑏瑠 冯健等 （２０１７）提出了 “多元有机规划”思路，通过规划
师、乡村精英、乡村政府、基层村民的共同努力，形成村庄的良性循环。瑏瑡 于莎等 （２０１８）、易文斌
（２０１８）、周少来等 （２０１７）分别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空心村治理的建
议。瑏瑢瑏瑣瑏瑤 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发展状况等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及原因也各
不相同。
本文以Ｚ省Ｓ县的陈村瑏瑥为例，分析陈村的现状、衰落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农村组织形式视角

提出振兴陈村的路径以及完善和发展空心村的相关研究。

二、空心村的内涵及基本表现

农村空心化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农村空心化是由于农村人
口向外流动而引发的农村整体社会经济功能退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人口空心化、土地空心化、经
济空心化、基础设施空心化和文化空心化五个方面。瑏瑦瑏瑧瑏瑨

农村的人口空心化是指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尤其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劳动
力减少，仅留下老人和儿童。２０１５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１６８８４万人，占总流动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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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７％，平均年龄约为３８．６岁，４０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５５．２％。①农村的土地空心化是指由于
农村常住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大量农村住宅闲置，耕地撂荒现象。②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指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１．３３亿人，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３０４５
万亩。③ 农村的经济空心化是指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进城务工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导致农业成
为农民的 “副业”，农业生产衰落。农村的基础设施空心化是指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道路、电
力、通讯、排水等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直落后于城镇，排水设施、垃圾处理
等设施匮乏，有些地方的道路仍以土路为主，交通不便，严重影响村民出行和农副产品输出。农村
文化空心化是指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传统文化逐渐失传，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导
致农村缺乏社会活力。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以地缘为基础构建和维系的，离开农村的村民分散在
各个城市，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逐渐淡薄。

三、从陈村看空心化的现状及成因

（一）陈村 “空心化”的现状
陈村是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拥有７００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随着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陈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化的多元影响，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
陈村空心化现象的表现之一是农村居民大量流出、房屋空置。全村在册人口７２４户、２４７０人，

但２０１３年常住村中生活人口仅有１５７户、４８０人。④ 其中，山脚岙是陈村的一个自然村，早在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村民陆续离开村庄，２０１３年共有在册人口２９８人，如今常住村中人口仅剩１２户、２５人，
其中４０岁及以下村民仅有５人。村中２８３间房屋目前较为完整，但可居住房屋仅有５４间，占房屋总
数的１９％。而因火灾焚毁与年久失修自然倒塌，缺门少窗、糟梁朽柱，摇摇欲坠的极危房屋共有
２２９间，占房屋总数的８１％。大量农村房屋的空置，不仅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还影响了农村整
体居住环境与村庄景观。
陈村空心化现象的表现之二是耕地大量撂荒。２０１３年常住村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有５２户 （包

括纯农户３４户、兼业农户１８户），妇女和老人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陈村共有耕地１８２２亩，
其中水田５８４亩、旱地１２３８亩。但是，２０１３年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仅为７８６亩，其中在种耕地只有
５４６亩，茶山、果树２４０亩。耕地撂荒面积达１０３６亩，占耕地总数的５６．８６％。山脚岙村的撂荒现
象更为严重，村中１３６亩耕地只种了１０亩，多达１２６亩耕地撂荒，撂荒耕地占全部耕地的９２．６％。
陈村空心化现象的表现之三是留守村民的贫困化。陈村的留守户共计１５７户，按照其生活状况

可分为四类：一是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共３户，分别是以售药为主的商业户、农资商店经营
户和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户，占留守户总数的１．９％；二是生活水平居中，收入可以满足温饱、略有结
余家庭，共６户，包括２家务农兼养蜂的兼业户、１家摊贩、３家纯农户，占留守户总数的３．８％；
三是勉强达到温饱，处于贫困边缘，因家庭变故或突发事件等原因随时可能成为贫困户的家庭，共
计１２８户，占留守户总数的８１．５％；四是困难户和低保户共计２０户，其中包括孤寡老人１１户、病
残致贫３户、家有智障者３户、单身１人３户，占留守户总数的１２．７％。可见，留守村民主要从事
农业劳动，兼营养蜂、放牧牛羊、采摘山货等，收入较低，户均年收入约７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个别纯
农业户的年收入仅为４０００元左右。以户均３－６人计算，陈村留守村民年人均收入仅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元。贫困和绝对贫困户所占比例高达９４．２％，富裕户和相对富裕户的比例不足５．８％。

（二）陈村 “空心化”的形成原因
陈村的衰落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原因。第一，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衰落，形成城乡二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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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的崛起，直接冲击了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数以亿计的农民越过乡镇直接涌入大中城市；同时，权力和资本下乡，大中城市的急剧
拓展直接指向了土地、矿产、廉价劳动力，甚至农民存入银行的储蓄资金。“城—镇 （乡）—村”三
级结构迅速解体，转变为 “城镇—乡村”二级结构。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
急剧扩张排挤了中小城市的发展。同时，乡镇企业的衰落使小城镇的人口 “蓄水池”功能也进一步
式微，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直接涌入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第二，陈村人 “体外循环”式的阶层分化，导致村民对农村家乡土地情感纽带的割裂。目前，

外出陈村人的职业大致可分为承包土地的农业劳动者、私企经营管理者、私营工商业者、依靠手艺
和技能生活的个体劳动者、参与企业生产的农民工、雇工、职业不稳定的临时雇工、滞留在城市的
失业者等；留守陈村的农业劳动者、少量经营村中商店的商业工作者、留守的老弱病残、儿童及无
业青年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３年离村在外的陈村人达５６７户、１９９０人，分别占全村总户数
７２４户的７８％、人口总数２４７０人的８１％。外出人口中绝大多数流入宁波，共有３２４户、１２１２人，占
外出总户数和总人口的４／５。流入宁波的陈村人的职业情况如下：包地替宁波人耕种的农民有９５户、
３３７人；务农兼做其他体力劳动的有１１８户、４１９人；从事个体运输、开出租车及个体商店的有２１２
人；在宁波为公司职员的有１３人；另有分散于江苏、内蒙古、福建、湖北及本省的椒江、象山、舟
山、临海、宁海、绍兴等地，开小店、打工、包地的共计９５人；无固定工作或工作不易分类的有
１５０人。据村民介绍，还有８５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开办公司、工厂或经营较大规模
的饭馆、作坊等。陈村人的 “体外循环”式的阶层分化是以村庄的衰败为代价的，同时进城的陈村
人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第三，精英的流失进一步导致陈村衰落。三十多年来，陈村的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均大量

流向城市。体制内精英是指村支书、村长、村委乃至村组长等政治精英，这些精英的流失动摇了农
村的组织基础，使已经原子化的农民丧失了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和勇气。在我国，参军入伍是培养基
层干部的重要途径。村干部和村中的积极分子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复员转业军人，但是目前陈村的
复员转业军人大多离乡外出打工，这部分骨干的流失使基层村组织失去了宣传、组织农民群众的积
极分子。如今陈村政治精英中的长者大都过了古稀之年，当五十多岁的村干部也走光时，传统的培
养干部的方式彻底失去了依托，近年来只能从那些在村外干出一番事业发了财的人中选择村干部。
尤其是当贿选之风盛行、家族势力抬头之后，有经济实力的人掌权已经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在任
的村干部基本上都是长期在外生活工作，靠电话指挥来运转陈村的工作，村庄及村民个人发展陷于
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体制外精英是指宗族领袖、文化传播骨干以及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的
流出使村里失去了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
第四，村庄发展缺乏顶层设计，政策落实不到位。十几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始终缺乏统一的

顶层设计与规划，各级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城市化建设上，农村的村庄建设被忽略。房屋破败，
耕地无法得到真正的规划与整合，各种产业无法得到发展与壮大、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无法吸引人
才和资金进入农村。虽然在此期间党和政府有一些政策出台，但总体上说，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四、空心村的复兴路径

（一）建设中心城镇，重接断裂的城乡纽带
陈村的振兴需要依托辐射力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心城镇，营造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治、经

济、社会及文化氛围。中心城镇是城乡人口的双向 “蓄水池”，疏散特大城市、大中城市的人口，降低
城市人口压力，吸引广大农村人口，实现农民的就近城市化。中心城镇的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
机会，使农业人口更多地转移到中心城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拉动内需，为区域经济
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与小城镇相比，中心城镇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更为科学合理，完善和调节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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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强。面对长期的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中心城镇能够从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拉动内需，从大中城市工
业转移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使区域经济的发展活跃起来。在城镇基础设施、企业、住宅建设等方
面的投资，可以拉动建材、钢材、机械制造和其他产业的生产。另外，对克服 “产能过剩”、“消费
不足”的 “供给过剩”提供了机遇，目前严重滞销的诸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产品，
都将获得广阔的市场。中心城镇建设将为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心城镇是农民身边的城市，有利于增加农民与现代城市的互动频度，使之成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地，把广大农民引进城镇，开阔眼界，转变传统观念，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变传统的
生活方式。使农民转变为常住居民，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发展中心城镇有利于集中解决环境污染，
降低治污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降低环境压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中心城市建设有利于
节约土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在
中心城镇建设过程中，需要高度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中心城镇是区域的中心，应建设一批有经济实力、能够带动广大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高标

准、高规格的中心城镇，作为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笔者认为，当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之后，
一定要改变小城镇盲目无序发展的局面。以县为规划单位进行中心城镇的布局的结果往往是低水准
小城镇 “遍地开花”。因此，要打破现行的以县为单位的 “割据”局面，从区域全局出发，依据目前
各地小城镇的发展现状，县城大都可以作为重点的中心城镇，其余的中心城镇的布局应该由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通盘规划。由于地区 （市）级一般下辖若干县市，地域面积较大，可以作为中心
城镇建设的规划布局单位，也就是说中心城镇的布局要以地区 （市）为规划范围。
改革现行 “以乡建镇”的做法，严格控制小城镇的数量。按区位优势、资源条件、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的辐射能力等综合评定结果，科学规划中心城镇区域布局。对于不具备发展
前景却还在建设中的小城镇，应该限制其继续扩张，减缓发展速度。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
更不宜提倡 “以乡建镇”，应该通过 “撤乡并镇”，进一步节约行政成本，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发展重点中心城镇。以区位优势强，资源条件好，人口规模大，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对包括乡镇、
集镇在内的广大农村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镇为城乡发展的纽带，推进区域的整体发展。
第二，中心城镇应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区域协调功能和较强的辐射能力，在城乡一体化的演

进过程中能够有力地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把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高到
现代城市的水平。一是完善供水、供电、通信网络建设，实现城乡供水供电的标准统一、价格统一，
消除城乡差距。二是强化公共交通网络建设，完善从中心城镇到农村的路网建设，形成遍布中心城
镇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公共交通城乡均等化。三是建立高标准的环卫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建立
辐射城乡的污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管理网络，解决随意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环境的问题，
同时要将整个农村纳入环境监控治理的范围。
第三，中心城镇应具备对大中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双向吸引力。以现代理念建设的中心城镇，与

大城市一样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而且生态环境有可能更加优越，可以吸引大城市的人到中心城
镇居住生活，减少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压力；就近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降低农民进城务工、就
业的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富裕程度。
第四，中心城镇建设要进一步带动农业产业化，为乡镇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信息，按照市

场规律改造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方面，发展中心城镇有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城乡市场，以市场为
导向整合城乡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可以吸引有生存能力和发展前途的乡镇企业向城镇
集中转移，从而克服小城镇规模过小和过于分散的弊端，进一步降低成本、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充分利用更加便利的交通和信息，得到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优异环境和条件，增强企业的生存能
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二）创新 “中心村＋新经济体”的农村组织形式
中心城镇建设是从 “城”的一方重接断裂的城乡纽带，从 “村”的一方也必须以组织创新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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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积极主动地构建科学合理的城乡结构。必须将 “空心村”及陷入贫困和原子化的村民重新组织
起来，实现农村的全面现代化。

１．合并空心村建立 “中心村”
中心村是有一定人口规模，拥有完备现代化公共设施，以发展农业及相关产业为依托，具有高

水平的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生活服务、安全保障功能的农村社区。中心村的确立使村域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纳入城乡一体化建设。
第一，中心村应以辐射五六个行政村或一二十个自然村的范围为设置条件，在这一范围内居住

的人口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０人，如果将中心村的人口规模设计为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那么，移居至中心
村的农民将达到辐射区域的半数人口，在中心村内可以设置一所学校、一家超市、一家卫生院、一
座图书馆和一座小型影剧院。拥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中心村可以开发农副产品加工、农业观光、餐饮
服务等，使农民的就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从而改变和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环境。
第二，中心村服务于农业生产，为发展农业提供全程服务。中心村建设为农业产业的专门化和

农业内部的职业分化创造了极有利条件。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相联系的是农业生产分
工的精细化，应发展诸如农业机械站、种子站、兽医站、农业科技教育培训站等服务部门，使中心
村成为为农副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的载体。
第三，中心村促进农村社会管理的现代化。与传统的行政村不同的是中心村不直接参与农村的

经济活动，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现代化社会管理方面。中心村精简了原村组织担负的繁杂事务
性工作，与原来的村委会相比，中心村的工作范围更大了，不仅要面对辖区内新增加的大量第二、第三
产业企业或机构，其管理对象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居民大都是经历过村组织的分化重组，重新集结的
新型农民。中心村是崭新的社区，其主要职能是协调不同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和群众团
体之间的关系；举办各种公益事业、社会保障工作；主导中心村的发展规划制定、公共设施的建设
与完善；保持社会稳定，维持社会治安；开展中心村的卫生工作、环境保护以及污染治理工作等。
第四，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将集中一批综合素质较高、具备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新型干部。精

英的大量流失已经成为阻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因素，而中心村的发展必将促进农村基层组织的
进一步转型，吸引大批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参加新农村建设。
第五，要高起点、高标准地建设中心村，努力营造良好的宜居环境。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提高

住房质量，完善供水、供电、供气和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条件，
改变贫困村落的衰败面貌。现代化高水平中心村，应具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包括中小学校、医院、
商店、图书室、电影院等文化娱乐、生活服务场所，以及一定规模的企业和为生产提供全过程服务
的系统。实际上中心村就是全体农村居民从事现代化生产、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集聚地。高起点高标
准的中心村成为农民就地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载体。
第六，中心村是与城镇密切相连的城乡结构末端，应该以推进农村的城市化和稳定农业生产为

主要发展方向。在中心村内要以发展住宅建设、公共设施建设，构建宜居环境为基础，适度发展非
农产业，合理发展无污染的工业企业，最大程度地发展与本地农业、畜牧业生产联系紧密的工业企
业。劳动力密集型的无污染的工业、小型的传统工业及各种小型的手工业作坊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是
中心村发展的主要门类。此外，与旅游观光业关系密切的手工艺行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餐饮
住宿服务业等，也是中心村发展的重点。

２．建立现代化农村新经济体
中心村一般是在农村区域比较广阔、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域开展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连片贫困农

村的城市化问题。但是中心村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将全国几十万个村子全部包罗进去。还以陈村
为例，陈村地处深山，远离城镇，在邻近各村庄中处于边缘地带，而且属于基础设施最差的村庄，自
来水没有覆盖全村，供电无保障，村路基础很差，在中心村选址时很难中选。所在村庄群落建设中心村
时陈村搬迁损失最小，进入中心村后陈村村民获益最多。但是，远离陈村中心地带还有山脚岙等三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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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贫困的自然村，这三个自然村的村民若随陈村迁移中心村，村民将一步到位实现生存环境的彻底
改变。但是，三个自然村拥有４００多亩耕地，目前已经有３００多亩耕地撂荒，如果将村民迁移出村，
耕地撂荒的问题更加难以破解，需要转变思路，退耕还林，发展林下经济等多种经营。
因此，在建设中心村的同时，可以将远离中心村的荒地集中起来建立现代化新经济体。新经济

体以复垦撂荒耕地、开发管理山林、种植土特产等为经营主业，发展成为农场、农庄、公司乃至生
产小组等。以 “中心村＋新经济体”的组织形式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农民的生活
质量，解决严重的撂荒问题，保证充分利用所有耕地。新经济体是与中心村相配套的组织形式，既
可以是独立的生产组织，也可以是中心村的下属单位。新经济体组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
是，对于一些不具备成为中心村的条件而大多数村民又不愿意迁入中心村的衰败村庄，或者游离于中心
村之外的自然村落，可以改变其现有的组织形式，发展集约化农业，组成现代化的农场。农场是独立的
生产单位，生产主要依靠市场的组织和调节。另一种类型是，对于位于偏僻区位、人口大量流失、劳动
力成为紧缺资源、大量的土地已经撂荒的村庄，可以组织规模较小的农场，引入人才和资金，组织起
多种所有制共同经营的农场，形成结构简单、效益较高的从事农副业及其相关产业生产的农场。

结　语

“中心城镇”和 “中心村＋新经济体”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重接断裂的城乡关系纽带，为改变
空心村等衰败村落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中心城镇”和 “中心村＋新经济体”建设是一个有组织、有条件、有规律的社会结构整体转型
的过程。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等因素都
将决定 “中心城镇”建设、“中心村＋新经济体”建设的成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城市和农村双方
面的共同奋斗下，重接城乡断裂的关系纽带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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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敏：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的形成与复兴路径研究———以Ｚ省Ｓ县陈村为例


